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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群众：村级妇联组织与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
的重塑

李华胤，梁咏琪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村级妇联组织是将农村妇女带入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组织，激活农村妇女治理参与度的关键是培育农民主体

性。农民主体性包含意识主体性、行动主体性、公共主体性和发展主体性四个维度。意识主体性体现为农民对自身权益

与角色地位的认知觉醒；行动主体性表现为农民主动参与各类乡村建设活动；公共主体性反映在农民积极投身乡村公共

事务管理；发展主体性则彰显于农民对乡村长远发展的主动谋划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村级妇联组织通过宣传教育、

协商动员、模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来重塑农民主体性。增强群众性是妇联组织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基本前提，主体性

建构的基础在于妇联在融入治理体系中把农民带进治理场域。治理功能的实践是妇联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关键要素，将治

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具体治理实践塑造农民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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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1 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

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中指出：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在经

济上维护农民利益，在政治上保障农民权利，激

发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满足农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

代化的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重塑成为推动乡村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议题。由于行政逻辑支

配、制度供给错配等因素影响，农民主体性遭受

遮蔽。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

“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诸

多挑战。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性的缺失往往表现

为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对自身在治

理中的角色和地位认识不清，话语权不足、自治

能力薄弱，以及对自身利益和诉求的表达不清

晰，这些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因

此，亟需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找回”群众，重塑

和培育农民主体性，将农民特别是女性群体带入

乡村治理场域。那么，如何塑造农民主体性便成

为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最紧迫的问题。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妇联是代表妇女利益的群众性组织。妇联不

仅是社会政治体系的组织要素，也是群众性的政

治组织［2］。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行动

主体，其潜能的充分发挥对推动乡村发展至关重

要。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

显示的自觉能动性，包含自主性、自为性、选择

性、创造性等内容”［3］。农民的主体性在于他们

能够积极参与创造和发展过程，充分运用智慧和

创造力，并成为创造和发展成果的所有者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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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两大维度展开：一是乡村

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塑造的一般性机制，二是妇联

组织在农民主体性塑造中的特殊作用。本文通过

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试图厘清既有研究的理论脉

络与实践路径，为探讨村级妇联组织如何重塑农

民主体性提供学理支撑。

关于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塑造机制研究，

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组织赋权论。农

民的组织化可以重建乡村的主体性，培育乡村内

生发展动力［4］，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

激活农民主体性。二是文化涵育论。文化认同、

文化涵育、文化资本等生成性文化要素能够激发

农民主体性［5］。三是技术赋能论。数字技术能够

为乡村治理提供新的工具和平台，通过数字技术

搭建数字互动平台、催生数字治理场域、塑造数

字公共空间，可以培育农民主体能力［6］。四是利

益联结论。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增强农民参

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增进农民公共利益，引导

农民培育公共精神［7］。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关于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塑造机制或路径的研究较

为丰富，但较少关注村级妇联组织在主体性塑造

中的独特作用，尤其是性别视角下的主体性差异

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的研究将填补这一学术

空白。

近年来，农村妇女的主体性在乡村振兴过程

中日益凸显，表现为她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从家庭

角色中抽离，逐步向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

跨越。关于妇联组织对农民主体性的塑造机制研

究，学界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制度创新论。成

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

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

路径［8］。二是日常生活论。从日常生活需求出

发，培育具有社群感的妇女小团体，逐步转化成

自组织，可以实现妇女由个人主体到社群主体的

转变［9］。三是经济因素论。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

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

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

的关键［10］。四是服务角色论。“公共服务输送者”

是描述新时代妇联组织角色的全新概念，构建以

妇女为本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11］，可以激发

农村妇女的主体性意识。现有研究肯定了妇联在

农民主体性塑造中的积极作用，但较少将性别视

角纳入乡村治理的整体框架，尚未充分揭示妇联

组织如何通过性别化的治理实践激活农民的主体

性潜能。此外，关于性别视角下的主体性差异如

何体现、农村妇女在家庭领域的主体性提升是否

必然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参与等问题，相关实证研

究仍显不足。

在地文化认同缺失、乡村制度结构冲突、农

民行为发展受限等问题构成了农民主体参与乡村

建设的现实困境。村级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

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重塑农民主体性方

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重要作用。妇联组织扎根基

层，贴近群众，能够深入了解妇女群众的需求和

诉求，通过宣传教育、协商动员、利益激励、可

持续发展等多种机制，激发妇女的主体意识和参

与能力，进而带动整个农民群体主体性的重塑。

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是村级妇联组织是如何重

塑农民主体性的？如何组织并带动群众特别是农

村妇女群众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去？本文深入剖析

村级妇联组织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内在逻辑，力求

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提供理论支持。

二、分析进路：基于治理理论的

主体性建构  

“主体性”一词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笛卡

尔和康德等哲学家，他们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

度探讨了主体性的内涵。黑格尔将主体性视为现

代世界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主体性在社会和历史

发展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了主体

性理论，将其与社会历史实践相结合，强调人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哈贝马斯等学者从主体

间性的角度探讨了主体性，认为主体性是在社会

互动和沟通中形成的。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

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

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12］。

治理理论是妇联“找回群众”的理论基点，强调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权力与责任相

互依存，各治理主体相互依赖且彼此赋权。乡村

治理的分析概念更接近于乡村社会自身，也就是

从乡村认识乡村［13］。基于治理理论，农民主体性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维度：意识主体性、行动主体

性、公共主体性和发展主体性，这些维度共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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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农民

主体性的各个维度与治理目标紧密相连：意识主

体性是农民参与治理的前提，行动主体性是实现

治理目标的关键，公共主体性有助于维护乡村公

共利益，发展主体性则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源泉。

（（一一）） 意识主体性　意识主体性　

意识主体性是农民主体性的认知基础，主要

指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自主意识、

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等。意识主体性

是农民主体性的前提，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对权利

的觉醒和对治理事务的重视，以及参与乡村治理

的意识。这一维度强调农民对自身在乡村治理中

的角色和地位的认识，包括对法律法规、政策制

度的理解，以及对自身利益和诉求的清晰表达。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

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

的活动［14］。”意识主体性体现为农民对自身权益

与乡村发展规划的认知觉醒，以及对自身作为乡

村治理主体的认同程度。意识主体性需要农民认

识到自己不仅是治理的参与者，更是治理的主

体，这种意识的觉醒能够推动其主动参与治理过

程。意识主体性是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基础，只

有当农民意识到自己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时，才会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提升农民的意识

主体性，宣传教育是基础。通过开展各类宣传教

育活动，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意识主体性，农民

内在参与动力的唤醒，能为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提供坚实基础。

（（二二）） 行动主体性　行动主体性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

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

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

续的过程［15］。”行动主体性是农民主体性的实践

体现，关乎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参与行为和

行动能力。行动主体性表现为农民主动参与各类

乡村建设活动，这一维度关注农民是否能够通过

具体的行动来影响乡村治理的决策和实施过程。

农民的行动主体性是乡村治理实践中提升治理效

果的重要动力，治理主体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影响

和推动治理进程，实现治理目标。行动主体性的

塑造，使得农民能够将意识转化为实际的治理行

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农民的行

动能力受到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影响，因此需

要以组织化提升其在治理中的地位。组织动员是

提升农民行动主体性的关键机制，通过组织动

员，农民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具体项

目和活动中，在实践中锻炼农民的组织协调和沟

通能力，积累治理经验。

（（三三）） 公共主体性　公共主体性　

公共主体性是农民主体性的社会维度，侧重

于农民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强

调农民超越个体利益，以集体利益为导向，关注

并致力于解决乡村面临的公共问题。一般而言，

人们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就公共议题积极

展开对话，被认为是培育公共性的关键环节［16］。

公共主体性关乎农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协作和

集体行动能力，反映了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

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共同体是可以在其中获

得相对同质的价值体系，以及个人必然从属于结

构化的和有组织的团体或单位［17］。”在村庄共同

体中，合作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农

民之间的协作能够提高治理效率。依托公共空间

搭建合作平台、嵌入公共权力，为提升农民公共

主体性提供了重要支持。重构乡村合作动力把农

民组织起来，为重构农民主体性提供社会组织基

础，能够引导农民维护公共利益、培育公共精神、

解决公共问题，以合作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

（（四四）） 发展主体性　发展主体性　

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

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18］。发展主体性是农

民主体性的目标维度和未来导向，关乎农民在乡

村发展中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本质上来

说，发展主体性反映了农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对

自身全面发展的追求和实现程度，关注农民在乡

村治理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主体性指农民

持续性地参与乡村治理，而不是一时的或临时的

参与。不仅强调农民个人的参与，更强调其动员

能力的提升，是农民自身的稳定性成长。农村妇

女自主意识的形成和成长是一种本体成长和解放

的过程，使她们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提升自我发

展能力。在参与内容上，发展主体性表现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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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局限于对个人事务的关心，更关注村庄整

体治理的发展。实现农民主体性建构的可持续

性，要在多样化的利益共享与协调机制下，考虑

农民利益获得和共享的周期与稳定性［19］。发展主

体性体现了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通过

培育发展主体性，农民能够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四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

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意识主体性是基

础，行动主体性是关键，公共主体性是保障，发

展主体性是目标。培育和塑造农民的意识主体

性、行动主体性、公共主体性和发展主体性，可

以有效增强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

用，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

三、村级妇联组织重塑农民主体

性的地方实践探索与内在机制  

村级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通过多种机制和实践探索，有效重塑了农民

的主体性。这些机制不仅提升了农民的意识主体

性、行动主体性、公共主体性和发展主体性，还

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

将详细探讨村级妇联组织的具体实践并构建村级

妇联组织重塑农民主体性内在机制 （如图 1 所

示），以期为促进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有

益借鉴。2022 年 6 月以来，湖北省在推进基层治

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县域实践，为我们认识和理解

村级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塑造和培育农民主体

性提供了观察样本。

（（一一）） 村级妇联组织依靠宣传教育机制激发村级妇联组织依靠宣传教育机制激发

农民意识主体性　农民意识主体性　

主体意识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它是人对于

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

觉意识［20］。宣传教育是提升农民意识主体性的核

心机制和有效途径。通过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

动，如政策宣讲、文化活动等，可以有效提升农

民对自身权利和责任的认知，增强其参与乡村治

理的意识。打好群众基础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基本

前提，例如麻城市 x 村妇联建构融入式组织，建

立“村妇联执委—组妇女组长—塆妇女代表”组

织架构，每小组选配 1 名妇女小组长。村级妇联

组织通过妇女网格化管理，保证妇联的履职范围

延伸至塆组这一治理单元，为发挥乡村治理领域

中的主体性功能奠定组织基础，构建了多层次的

网格体系，实现了对妇女需求的精准把握和服务

的有效供给。

宣传教育机制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引发农民情

图 1　村级妇联组织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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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共鸣，进而塑造和培育农民意识主体性。参政

的公民是指那些对政治有所了解并感到自己能够

积极参与的人，这样的态度就产生了行动的意

向［21］。村级妇联组织通过宣传政治文化，提高妇

女群众参与积极性，塑造和培育了妇女的意识主

体性，为其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必要技能支持。例

如，w 村妇联播放教育宣传片向妇女群众传播积

极参与乡村治理的思想，带领妇女到优秀村庄观

摩学习开阔眼界。妇联组织开展政治教育提升妇

女参与村庄治理的意愿，唤醒农民特别是妇女群

体的内在动力。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受到积极

信息的熏陶，逐渐建立起对自身角色和能力的新

认知，认知的转变引发了情感共鸣，让她们感受

到自己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增强了参与治理

的意愿。这种情感共鸣和意识主体性的培养，是

宣传教育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和强化的结果，

不仅提升了妇女的主体意识，还为乡村治理的有

效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二）） 村级妇联组织通过协商动员机制提升村级妇联组织通过协商动员机制提升

农民行动主体性　农民行动主体性　

妇女议事会是推动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

重要机制，这是女性主体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

是一个在“情”与“理”之间不断平衡的动态过

程［22］。妇联通过协商和动员机制，组织妇女参与

乡村治理的协商会议和决策过程，以协商达成共

识，推动妇女在乡村事务中的参与和表达，使妇

女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利益行走到哪

里，合作就延伸到哪里［23］。村级妇联通过组织妇

女参与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等，使妇女在经济

上受益，增强了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

与度。在实践中锻炼妇女的组织协调和沟通合作

能力，积累治理经验。农民的行动主体性的塑造

主要是指将意识转化为行动。作为妇联在基层设

置的妇女自治组织，妇女议事会承接着妇联的相

关职能。例如，2024 年 w 村妇女议事会共有 13 名

议事成员，其中有 6 名为妇联执委，7 名为妇女

群众。

协商机制是提升农民行动主体性的关键途

径，其中利益是推动农民积极参与协商与行动的

重要因素。通过协商机制，农民能够就公共事务

充分表达自身意见与诉求，与各类治理主体开展

平等对话及协商。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之奋

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4］。”在这个过

程中，利益的关联性使得农民更关注协商结果，

激发他们积极参与协商，以保障自身利益的实

现。“妇女微家”是带动妇女参与协商治理的重

要平台。例如，2021 年 x 村创建了“妇女微家”，

有相对固定的骨干队伍，如巾帼志愿者、社会工

作者、妇女文体活动积极分子等。会议内容主要

涉及路面拓宽、道路亮化、幼儿园扩建、水塘改

造、“五好”评选等。共同体“作为一种生机勃

勃 的 有 机 体 ， 更 注 重 持 久 和 真 正 的 共 同 生

活”［25］。在村庄公共场域中，村级妇联组织构建

妇女协商议事的公共场所——“妇女微家”，为

妇女群体提供可以平等参与协商的平台，通过建

设专门的协商空间，带动妇女人群参与乡村治理

过程，塑造和培育农民主体性，从而提高治理有

效性。

（（三三）） 村级妇联组织依托模范激励机制强化村级妇联组织依托模范激励机制强化

农民公共主体性　农民公共主体性　

囿于家庭私域范畴，农村妇女所蕴含的多元

价值被遮蔽，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村妇女

的主体价值与社会性价值实现增量发展。农民的

公共主体性着重体现为农民在投身乡村治理实践

过程中逐步生成的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公共

精神的提升。村级妇联组织通过精心策划与组织

各类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活动，树立妇女主体性

的榜样，有效提升妇女群体的公共主体性意识。

例如，x 村广泛开展“乡村治理模范户”、“最美

乡村巾帼奋斗者”等评选活动，对于表现突出的

妇女个体或家庭给予公开表彰。依据妇女在乡村

治理中的实际参与表现进行综合考量，对积极参

与乡村事务的农民给予精神上的奖励，让模范成

为全村妇女学习的典范。模范激励机制让妇女直

观地感受到积极参与乡村事务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与社会认可，不仅塑造和强化了妇女的公共主体

性，还促进了村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此外，村级妇联组织用“积分制”等量化的

方式吸引农民参与公共事务。通过建立完善的积

分评价体系，进一步细化和量化妇女在乡村治理

中的参与行为，为模范激励提供客观依据。例

如，x 村妇联完善巾帼志愿服务管理，妇女通过

参与巾帼孝善志愿活动获得相应积分，凭积分兑

换礼品。目前，巾帼志愿队共吸引村内 35 名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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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根据妇女的参与度、学习成果、协商表现

等方面进行积分，并根据积分多少在正式大会上

给予相应奖励。同时邀请高积分妇女代表分享经

验，让农村妇女看到积极参与乡村事务带来的好

处，提升妇女人群公共主体性。积分制乡村治理

模式的实施，能够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培育公共

精神，为乡村治理提供新路径，加快构筑治理共

同体，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四四）） 村级妇联组织以可持续发展机制培育村级妇联组织以可持续发展机制培育

农民发展主体性　农民发展主体性　

可持续发展机制强调通过为农村妇女赋能和

搭建规则平台培育农民发展主体性。阿玛蒂亚·

森在规范分析中不遗余力地强调自由的建构性角

色，就政治权利而言，政治参与本身是发展目标

的一部分，缺此无以谈发展［18］。因此，发展主体

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参与。可持续发展机制是培

育农民发展主体性的目标性机制。可持续的内涵

在于，农民主体性的塑造不是一时的，不是临时

的，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参与。可持续发展机

制包括农村妇女动员能力的提升和稳定性成长。

农民主体性提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农民从

“不自主”走向“自主”、从“不自由”走向“自

由”的一个过程［26］。村级妇联组织通过资源整合

和项目支持，有效增强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举办妇女领导力培训

班，可以提升妇女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推动妇

女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发展。例如，w 村创建

“五好工作室”，即好婆婆手艺室、好大姐调解

室、好媳妇创业室、好邻居服务室、好少年读书

室。形成以服务促治理、以新风育治理、以创业

强治理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规则秩序保证了女性主体性的稳定性成长，

公共精神则是女性主体性可持续成长的支柱［27］。

女性的主体性关怀溢出个体和群体的范畴，拓展

到公共领域，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共生活、培

养公共精神，实现公共治理与自我发展的协调推

进。可持续发展机制为女性提供了创新和发展的

空间，增强了她们在乡村发展中的主体性。麻城

市龟山镇新屋垸村级妇联组织激活妇女参与乡村

治理的主体意识并提高妇女的持续性参与，带动

妇女参与到整体村庄事务管理中。例如，x 村级

妇联组织开展“清洁家园”、“最美庭院”等创建

评比活动。通过鼓励妇女将自身的治家优势放大

到整个村庄的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在村庄美好环

境建设中体现妇女群体的重要价值。

四、找回群众：村级妇联组织重

塑农民主体性的关系逻辑  

吕德文教授的 《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

一书中指出，“找回群众”就是找回群众工作、

群众路线。基层治理的去政治化问题是群众观点

与群众工作方法无法有效衔接的结果，解决这一

问题的核心是找回群众［28］。《找回群众》 中所要

找回的“群众路线”，是一种基于中国历史传统

和现实经验的治理传统［29］。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学中，群众始终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变革

的根本力量，这为“找回群众”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本文阐述的“找回群众”是指农民在参

与乡村治理中重塑主体性，意味着打破传统自上

而下治理模式中群众的被动性，通过制度创新与

组织重构，将群众纳入治理过程，实现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与协同化。

在乡村治理中，村级妇联组织通过增强群众

性、融入治理体系和发挥治理功能，有效重塑了

农民的主体性。在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中，村级

妇联组织与农民主体性之间的关系逻辑是一个值

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这种关系不仅关乎妇联

组织的功能定位，更涉及乡村治理的民主化、科

学化以及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妇联组织在乡村治

理中的独特作用。从理论层面剖析，妇联组织在

重塑农民主体性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作用

机制和逻辑路径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以下从三

个方面详细探讨这一关系逻辑。

（（一一）） 增强群众性增强群众性：：妇联组织激活农民主体妇联组织激活农民主体

性的基本前提　性的基本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联系和服务广大妇女

是妇联组织的根本任务，是妇联组织区别于其他

组织的根本特征。”群众性是妇联组织的力量源

泉，增强群众性是妇联组织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基

本前提。村级妇联组织的群众性重构是激活农民

主体性的逻辑起点。当前农村社会呈现“原子

化”特征，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较低，而妇

联组织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其群众性弱化是

制约农民主体性激活的基础因素。从理论视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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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群众性体现为组织与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和

互动。根据社会动员理论，组织的有效性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其与群众的联系程度。村级妇联组织

通过深入基层，直接接触妇女群众，能够有效传

递政策信息、收集群众诉求，建立起双向互动的

沟通机制，为农民主体性的激活提供了基础性支

持，使妇女能够从被动的政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

的治理参与者。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妇女对自身

权利的认知，还激发了她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

动力。

“没有群众的参与，自治形同虚设；没有群

众的遵从，法治举步维艰；没有群众的自觉，德

治难有成效［30］。”增强群众性是妇联组织激活农

民主体性的基本前提，在塑造和培育农民主体性

的过程中要找回群众。增强群众性要求妇联组织

在各项活动中积极吸纳农民的参与，让农民成为

治理主体，而非被动接受者。这意味着妇联组织

需紧密联系群众，深入了解农民的需求与期望，

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妇联组织具有粘性与弹

性特质［31］，村级妇联组织依托协商和参与机制，

为农村妇女提供了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增强了她

们在乡村发展中的主体性［32］。村级妇联组织开展

妇女议事会引导农民表达诉求，实现从“政策对

象”到“政策主体”的转变，在重塑妇女主体性

中找回了群众。

（（二二）） 妇联在融入治理体系中把农民带进治妇联在融入治理体系中把农民带进治

理场域理场域：：主体性建构的基础　主体性建构的基础　

妇联组织的治理嵌入是农民主体性建构的制

度保障。妇联组织通过融入治理体系，将农民带

入治理场域，为农民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基础。

妇联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通过参与

乡村治理体系，为妇女提供了进入治理场域的通

道，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还体现

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依托组织动员机制，妇联

组织使妇女能够直接参与到乡村事务的决策和管

理中，在实践中建构起农民的主体性。这一机制

使妇女从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治理过程中

的积极力量，使农民在政策执行中获得话语权。

村级妇联组织以“积分制”量化农民参与度，提

升农民的政策参与能力，培育新型农民主体，将

参与行为转化为物质和精神激励。

妇联在融入治理体系中把农民带进治理场域

是主体性建构的基础，妇联组织需利用自身优势

和资源，搭建农民参与治理的平台和渠道，引导

农民积极表达意见和诉求，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决

策和执行中来。村级妇联组织需突破传统治理边

界，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网络，各类主体的参与

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只有当农民彼此认识并

不断“增进他们的关系”时，其主体性才能被激

发［33］和“找回”。村级妇联组织通过融入乡村治

理全过程，组织动员妇女参与乡村建设、服务群

众需求和汇聚民情民意。村级妇联组织开展生活

化治理，实现国家行政力量的驱动，激活以农村

留守妇女为主体的内源性力量，能够活化乡村社

会资本等内生性资源［34］，塑造和提升农村妇女主

体性。村级妇联组织通过建立需求导向的服务供

给机制，精准识别农民需求，可以增强农民对妇

联组织的信任。针对农民的差异化需求提供服务

供给，可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其经济独立性，

为农民主体性的塑造提供物质基础。

（（三三）） 治理功能的实践是妇联重塑农民主体治理功能的实践是妇联重塑农民主体

性的关键要素　性的关键要素　

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是农民主体性提升的实

践载体。根据治理理论，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各

类主体的实际参与和功能发挥。妇联组织依托具

体的治理功能实践，为妇女提供了参与治理的平

台和机会。这种功能实践使妇联组织成为重塑农

民主体性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

供了坚实基础。村级妇联组织整合和链接各类资

源，使农村妇女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参与

者”，为妇女提供支持和帮助，农民主体性得到

实质性提升。农民角色的转变不仅是分析主体性

的工具，也是提升农民主体性的关键。农民主体

性是乡村最重要的内生资源，通过满足农民需

求，实现情感内化，可以持续激发农民参与乡村

振兴的内生动力［35］，为主体性激活奠定情感基

础。村级妇联组织通过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构建，

以“共同在场”唤起“主体性回归”，增强农民

主体性提升的内驱力［36］。

治理功能的实践是妇联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关

键要素，它要求妇联组织要将治理理念转化为实

际行动，以具体的治理实践来影响和塑造农民的

主体性。提高乡村治理效率的关键在于重塑农民

的主观意识。村级妇联组织通过文化建构，基于

70



李华胤等：找回群众：村级妇联组织与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的重塑

农民、家庭和村庄的结合，塑造和培育其主体性

意识，以内生性生活作为工具，促进农民参与农

村治理过程。村级妇联组织以文化活动重塑中华

民族乡村价值体系，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等传

统美德与现代治理理念结合，形成“以文化人”

的治理模式。这种文化实践使农民在参与中重塑

共同体意识，形成新的价值认同，实现从“被动

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转变，使得农民主体性

的培育从家庭领域延伸至公共领域。

五、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联组织要把工作放

到大局中去部署、去开展，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广

大妇女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妇联组织是妇

女群众性组织，具有政治性、服务性、群众性特

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发展呈现出

多维度、不平衡和动态化并存的复杂样态［37］。在

乡村治理中，“找回群众”意味着重新确立农民

主体地位与唤醒内在能动性。村级妇联组织通过

协商民主和文化嵌入，整合农民主体性的认知、

行动与价值要素，使其从“自在主体”转变为

“自为治理主体”。这并非简单的资源输入，而是

经过能动性的激发与实践赋权，实现主体性回

归，重构乡村治理主体间性逻辑。本文的基本研

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从治理理论的视角

出发，构建了农民主体性的四个维度：意识主体

性、行动主体性、公共主体性和发展主体性，形

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二是这一框架将农

民主体性与乡村治理的实践紧密结合，为理解农

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

解释，可以更全面剖析妇联组织在激活和重塑农

民主体性中的关键机制，丰富乡村治理和主体性

研究的理论内涵。

农村妇女的主体性可能会在工作—家庭平

衡、个人理想与生活策略、生计模式、社会交往

和 生 活 方 式 等 方 面 的 因 素 下 流 变 ， 具 有 流 动

性［38］，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问题亟

待解决。村级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对农民主体

性的重塑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宣传教育、协商

动员、模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提升了妇女

的主体意识和治理能力。这一过程增强了农民在

乡村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促进了乡村社会

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从个体层面来看，意

识主体性是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基础。村级妇联

组织借助宣传教育机制，有效提升了农民对自身

权利和责任的认知，增强了其参与治理的内在动

力，塑造和培育了其主体性意识。行动主体性则

是农民主体性的核心，通过协商动员机制，村级

妇联组织为农民提供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使

其能够以具体的参与行动融入治理过程，进而提

升了其在治理中的实际影响力。从群体层面来

看，公共主体性体现了农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协作

能力。村级妇联组织通过模范激励机制，促进了

农民在公共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和协作，增强了乡

村治理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展主体性作为农民

主体性的目标维度，通过可持续发展机制，村级

妇联组织为农民提供了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增强

了其在乡村发展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了乡

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村级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

桥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

增强群众性、融入治理体系和发挥治理功能，妇

联组织能够有效激活和重塑农民的主体性。增强

群众性是妇联组织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基本前提，

要求妇联组织积极吸纳农民参与，让农民成为治

理主体，而非被动接受者。妇联在融入治理体系

中把农民带进治理场域是主体性建构的基础，妇

联组织搭建参与治理平台和渠道，引导农民积极

表达意见和诉求。治理功能的实践是妇联重塑农

民主体性的关键要素，将治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

动，以具体治理实践塑造农民主体性。这一发现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表明加强妇联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可以为乡村治

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内生动力。从更宏观的层面

而言，激发农民主体特别是农村女性的力量，增

强其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能够使广大

农村妇女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

发挥主力军作用。这不仅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

有重要意义，也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提供了有力保障。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可聚焦于妇

联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以及如何通

过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提升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

中的功能和作用，以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更

为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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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aiming the mas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in village-level women's federations 
and rural governance

LI Huayin，LIANG Yongq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tudies，  Institute for China Rural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 village-level women's Federation i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that brings rural women into the participation of ru⁃
ral governance.  The key to activa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women in governance is to cultivate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Farmers' subjectivity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consciousness subjectivity， action subjectivity， public subjectivity and develop⁃
ment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subjectivity is embodied in farmers' awareness of their rights and roles， and action subjectivity is 
shown in farmer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rural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Public subjectivity is reflected in farmers' active par⁃
ticip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development subjectivity is manifested in farmers' active planning for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Village-level women's federa⁃
tions reshape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through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consultation and mobilization， exemplary encourage⁃
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mass participation is the basic premise for activating the subjectivi⁃
ty of women's federation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women's federations bring farm ⁃
ers into the governance field by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governance system.  The practice of governance functions is the key ele⁃
ment in reshaping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By transforming governance concepts into practical actions， and shaping farmers’ 
subjectivity through concrete governance practices.
Keywords： Village-level Women's Federation；Farmers' subjectivity；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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